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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長游錫堃參加大學揭牌典禮

民國 92 年 8 月 1 日，本校改名宜蘭大學慶祝酒會就設在中正堂，由行政院長游錫堃親臨

主持。當時中央政府與教育有關的重要官員、地方首長、民意代表，還有本校的幾位前任校長

們齊聚一堂，為本校再度邁出的這一大步舉杯歡慶！好不熱鬧！

當年由於兼職關係，在校園前庭的行政大樓待的時間算蠻長地；平時閒下來就端杯清茶，

悠閒地站在窗前，欣賞離辦公室 70、80 公尺的中正堂和連接校門口與行政大樓間的椰林大道。

偶而見到椰林大道上遠征回校的樂隊進校時，穿著那紅白相間的搶眼服飾，展現出雄壯威武的

儀態，配合著青春洋溢的進行曲，剎那間，自己好像回到學生時代；不移時，兩排堅立挺拔的

椰子樹，已被黃金榕所取代，再接著原椰林大道外側一片芳草如茵的草皮上又植滿了榕樹，如

今已蔚然成林，變成了「榕園」！

那中正堂的一生──由興建到拆除（69 ～ 103 年），期間多少活動都有自己參與的記憶！

這些長時間累積的記憶，真有點像一句老歌歌詞「往事難忘～不能忘」。

作者簡介

林淑妙，高職時期進校服務，曾兼任訓育組長多年，因推廣各項活動表現優異，榮獲 75

年度教育部「師鐸獎」。學院時期副教授任內退休。先後參與本校各輯校史之編纂與審稿等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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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林學校打鼓——吃飯囉

「吃」，是不同世代人共同的話題；台灣光復前後，宜蘭曾流傳「農林學校打鼓——吃飯

囉 !」的歇後語。為什麼農林學校打鼓代表要吃飯了 ? 在名作家吳敏顯《老宜蘭的腳印》文章中，

曾經談到這段故事。

據老校友們回憶，在日據的農林學校時期，學生來自台灣各地，住校生很多。學生上下課用敲

鐘，而學生餐廳三餐吃飯就位，則以擊鼓為號。一個牛皮繃製的大鼓，掛在學生餐廳走廊的樑上，

開飯前由大廚師以半截木劍擊響，通知師生可以入座用餐了。

在本校農林時期的畢業紀念冊中可以看到擊鼓時的珍貴照片；在鐘錶不普遍的背景下，這

鼓聲也提醒了鄰近的居民「用餐時間到了」! 如今吃飯當然不用擊鼓了，但可以想像當年聽到

鼓聲，準備吃飯時師生們的歡欣狀。

台灣光復後，本校進入職校時期，也有許多有關吃的話題，筆者從本校圖書館前館長黃桂

生的回憶及所聞中整理了一些故事，供老校友們聊天助興。

大鍋．大灶．煤球爐

早年，本校學生多半是農家子弟，當時生活是農村形態，家家戶戶都有大鍋大灶，燒的是

林間野外撿拾回來的枯枝落葉或田間收割時積存的稻草；灶上的大鍋（口徑大約都有 1 公尺左

右），從煮飯、炒菜、燒開水、燒洗澡水到煮豬食全靠它獨立支撐，全家人的早餐當然也依賴

它。農村婦女本來就早起，以往農村清晨給人的印象是「屋上炊煙起，門前雞狗叫。」但那美

好的田園景象已逐漸從生活中消失了。

鄭君穎

吃的進步──

半世紀來學生們餐飲的改變情形

城市裡的小家庭則以燒煤球者為多 ( 瓦斯爐的普及是民國 50 年代末、60 年代初的事，微

波爐、電磁爐則更晚 )。說起燒煤球，民國 20、30 年代出生的人體會較深；一個直徑 10 多公分、

深 10 多公分的圓柱體、由煤屑合成的煤球 ( 又稱連炭 )，在那個一切物質貧乏的年代，是很多

家庭賴以煮飯、炒菜、燒開水、燒洗澡水等唯一的熱能來源。

燒煤球最困難的地方是「升火」——讓煤球進入完全燃燒。其難度比烤肉升火難很多，有

時遇颳風、下雨或氣壓低沈時，那股尚未完全燃燒的煤氣和濃煙直往室內灌，氣味之濃烈簡直

快讓人窒息。

那個年代，除了農村的大鍋大灶及城市裡燒煤球以外，環境好一點的，也有燒焦炭、木炭

或電爐之類的；不過，那畢竟是少數。

早飯

清晨起來熬煮稀飯是咱們東方人的生活習慣；只是苦了那群家庭「煮婦」，每天犧牲睡眠

來餵飽全家人的腸胃。

至於燒煤球的家庭，由於清晨升火不易，很多上班、上學的通勤族只有另闢蹊徑：前一晚

古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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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開水倒入保溫瓶備用 ( 那時還沒有插電的熱水瓶 )，次日清晨起床後，先將前天的剩飯放在

碗公中，用保溫瓶的熱水沖燙一遍，將碗中水倒掉，再倒入熱水，用蓋子蓋起來悶一下，待盥

洗完畢後再吃，冷熱剛好。對飢腸轆轆的肚子來說，其滋味絕對可以與「廣 ( 粵 ) 式泡飯」畫

上等號。這種經驗只有部分二、三年級生 ( 民國 20、30 年代出生的人 ) 享用過。

有些家庭忙不過來或受其他因素牽制，清早起來，只得空著肚子就去上學，這類學生為數

還蠻多的。所以，那段時間學生胃部不適的情形較為普遍。

伙食團

農林時期，住校生都在伙食團吃飯，陣容龐大！當時召集吃飯的訊號是擊鼓，由於鼓音低

沉，傳音範圍大且遠，每次開飯前的鼓聲，四周鄰居都聽得很清楚；左鄰右舍流傳著一句歇後

語「農林學校打鼓——吃飯囉！」十分傳神。很難得地，在李國毅所著的《我和爺爺的青春約

會》一書中可以一窺當時的伙食：「廚師多是日本人，料理也偏日式口味，白飯、味噌湯、醬

菜是每天必備的菜色。有一位來自琉球的日籍廚師很喜歡做一道甜膩口感的南瓜料理，到後來

大家只要一看到南瓜就會害怕。」光復初期，學校裡短暫保留了一個便利單身教職員和原住民

住校生的伙食團，由於用餐人數不斷減少，菜的品質不容易掌握，過沒多久就解散了，任由師

生自行在外包飯或零星買著吃。

帶便當

至於為數不少的通學生解決午餐的方式是帶便當；「便當」一詞源自日語，將它的功能性

詮釋得很貼切。

沒聽校友提起過創校初年大家的便當菜色。光復後受二戰波及，民生凋敝，那時通學生帶

的是鋁質大號便當盒，家境好些的，還有白米飯可以吃；家境差一點的，有很長一段時間是

帶蕃薯來充飢。直到民國 40、50 年代大環境日漸轉好，便當的質量才開始有明顯的改善；這

時候的便當盒也已逐漸由鋁質進展到不鏽鋼的材質，盒內的菜蔬也被雞翅、雞腿、排骨和滷

味……等取代了。

吃是「享受」

說起昔日的蘿蔔乾炒蛋，至今仍深受各年齡層的懷念，蛋香加上蘿蔔乾的脆和淡淡的回甘，

真是人間美味！只可惜那種經過太陽曝曬的蘿蔔乾，由於製作時間長、利潤低，已漸漸沒人做

了。至於那個時代吃到令人生畏的蕃薯，如今有個非常亮麗的名字，叫做「排毒餐」﹙因為它

利便﹚，身價也就跟著水漲船高了。

早期學生吃便當時，多半仍像在上課時那樣正襟危坐，彼此較少談笑。到了 50、60 年代

以後，教室裡吃便當時的氣氛就溫馨多了，有三、五個人圍坐在一起，一邊交換彼此便當裡的

佳餚，一邊閒聊家常；更多的是在討論前一天電視節目的劇情，學唱劇中主題曲，其中以女生

班級，如：家事科、食品科、園藝科的學生最會合唱，大家心情輕鬆，一片祥和。

正襟危坐吃便當（摘自本校農林時期第 7 回畢業紀念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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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飲「一桶」水

50、60 年代，各班每天都增派值日生專門抬全班同學帶來的便當去燒水間蒸。上午

8 點抬去，11 點 50 分抬回。另外還有專人抬班上同學一天飲用的水﹙上、下午隨時可去

燒水間提﹚。這種方式直到 70 年代中期，隨著飲水機、礦泉水開始普遍後才停止。

很長一段時間，人數多一點的機關、學校都自行成立有一定管理型態的「員工消費合

作社」，該組織的宗旨是「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簡單點說，就是不以營利為目的，

旨在服務單位內成員，大家習慣稱它為「福利社」。福利社是學生們最愛去的場所，以

前總羨慕有錢去福利社買零食的同學，羅大佑的〈童年〉裡有這麼一段歌詞：「福利社

裡面甚麼都有，就是口袋裡沒有半毛錢。」長大以後有錢買想吃的東西，但記憶裡的美

味可能已找不到了……。

77 年改設專科以後，初期在教穡大樓、學生宿舍的地下室兩處曾開設過餐廳，終因

消費人數少、金額高，生意欠佳，經多次易主後，次第關門。

炸排骨肉或蔥抓餅，任君挑選

那時候真正能解決中午那一頓飯的途徑有二：其一是靠學校福利社供應的麵包、漢堡、

包子、饅頭……等食物果腹，由於可供選擇的種類不多，生意始終欠佳。另一是當時每

天中午有三家便當供應商來校設攤，入選的條件是先由衛生組實地審查有意願來校販賣

的廠商場所衛生安全，待篩檢合格後再就價格是否合理遴選；其中最好的三家，學校與

他們簽訂合約，每日在指定的攤位上自由競爭、販賣，而且各家每日必須提存一份所供

應的便當到本校衛生組冰箱待檢，以保障食用者的安全。

民國 80 年以後，學生中午已可以自由外出用餐；校門附近的飲食場所瞬間增加不少，

甚至有點小商圈的味道。當時學生最喜歡的炸排骨肉或蔥抓餅，隨君喜好，可以每天輪

換著吃，惟因均無甚特色，格局、規模也都太小，30 多年來，始終未能形成像樣的商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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